
四十多年前的那片童稚岁月

已变成支离破碎的回忆

伴随着校园遗址那断壁残垣

在发黄

不远处横亘的麻布大山

一直默默地在守护

还有校园外老树枝上的百灵

歌唱着激情燃烧的岁月篇章

小竹林齐齐排着队

摇摆着头窃窃私语

含笑着盼来了当年的读书郎

就是这条小溪流

把弄污浊的红领巾洗红扯亮

小蝌蚪扎堆听着故事

小黄狗还在操场那头张望

篮球砸中铁圈的欢呼

似乎还挂在柳叶枝头摇曳回荡

老樟树悬挂的一截铁轨

敲出清脆的钟声

让沾着泥巴的稚嫩笑脸

在透光的教室里绽放

校园小径铭刻着乡愁

一棵棵耸立的松柏树

呵护着这片绿色的清凉

山边的高铁呼啸而过

山梁上喜鹊跳跃在桃李枝头

老邻居的别墅大屋前坪

冲天的礼炮声

惊醒了我的回想……

不会遗落的瞭望
◎徐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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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门闸风干鱼
◎官学荣

牛年到，天气真给力，这几天气温回升，春光明媚，大家

纷纷从家里走出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洞庭湖畔的六门闸

也成了岳阳人踏春的好去处。

六门闸是建在东洞庭湖大堤与华容河交汇处的一处自排闸。

闸名渐渐演变成地名。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半个多世纪以来，六门闸

慢慢地成了那些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上岸后的栖息地。渔民们忙时捕

鱼，闲来就上岸在这临时的居住地做些鱼制品。“六门闸风干鱼”已经

存在了四五十年，只不过近几年来，产量扩大，影响力也随之增大。

2008 年，随着渔民上岸这一国家政策的实施，六门闸在

政府的主导下建起了高标准的生态渔村，随后君山区钱粮湖

镇又在此设置了六门闸社区。

近期，六门闸风干鱼突然间火了起来，据说多的时候一天可以

售出几万斤。随着风干鱼持续走俏市场，六门闸这个地方也火了，

到这里观鸟、看湖、就餐的人越来越多，旅游公司还特意开辟了专

门旅游线路，前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多的时候一天达上千人。

六门闸风干鱼演绎的是一种湖湘渔民文化，传承的是一

种勤劳致富的精神。

牛年春节临近的一天，在一个叫“发哥风干鱼”的作坊

里，我看到十几个男男女女围坐在一个剖鱼的台子边，台子

的中央堆满了清一色的桂花鱼，每条大小相差无几，都在一

斤左右。谈笑间，台子上一大堆的鱼就剖完了。这时，负责

搬运的员工又会用斗车拖来另一批，就这样循环往复，一天

下来，多的时候，一个家庭作坊要剖几千斤的鱼。

剖鱼是风干鱼制作中一个重要的环节。除了使用的工具要

好，大小轻重都有讲究，刀刃要锋利，关键的是剖鱼时的刀法要好，

一刀下去，位置要准，行走要稳。对于高手来说，一条鱼在他们的

手中，三下五除二，就被整理得熨熨贴贴，艺术品一样耐人寻味。

桂花鱼是风干鱼中的精品。但由于它的背上、肚皮上等多处

都带着锋利而有毒的刺，因此从背上剖开时，很容易被划伤手，一

旦被划伤，那疼痛感是绝对够你喝上一壶的。而对于六门闸那些

从事风干鱼制作的人来说，他们摆布桂花鱼，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腌制风干鱼是一个十分讲究而需要细心把控的过程。先是

下盐的多少很有讲究，多了太咸，吃起来倒胃口，而且吃咸了对身

体不好，而盐少了鱼容易变质。只有咸淡适宜，才能确保风干鱼

的品质。腌制时间的长短也有讲究，这要根据鱼的大小而定。

晾晒的时间同样有讲究，需要根据天气好坏和一天之中各个

时间段的温度差别来定，同时也要考虑鱼的大小，还要兼顾不同

季节。比如夏天，用六门闸人的说法，就只能将鱼在烈日下晃一

下，时间久了就会有两个问题发生，一是苍蝇会叮上来，二是鱼晒

得过于干就会影响品质。到了冬天，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气温也

低了很多，这个时候，风干鱼的晾晒时间就要相对长一些。

六门闸的风干鱼，品种繁多，在专门的晒渔场，琳琅满目

的各色风干鱼，让人目不暇接，一见便有了购买的冲动。

六门闸的风干鱼，咸淡适宜，味道鲜美，用上好的菜籽油

煎一下，然后再蒸，外酥内软，好看更好吃。

据六门闸社区负责人介绍，大约五六年以前开始，一些

上岸渔民开始尝试制作传统风干鱼出售，结果销量相当可

观。2018 年社区便组织成立了风干鱼协会，会员单位很快发

展到 40 余家。到 2020 年，风干鱼年产值销售超过 1 个亿。

刘晓云是个风风火火的中年女人，因为人长得胖，她干

脆将自己经营的门店取名“胖姐风干鱼”，她做这行已经整整

六年。她的风干鱼，味道好，销路畅，中央电视台几次来采

访，还做过她的专题节目。胖姐所经营的风干鱼店，年销售

量在两百吨以上。一个柬埔寨商人，非常看好胖姐的风干

鱼，近日从异国他乡来到六门闸，寻求合作风干鱼的销售。

胖姐的娘家世代捕鱼，一开始，胖姐和爱人经营一家渔船修理店。

大江大湖禁捕后，她便转产做起了风干鱼，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小打小

闹。后来规模扩大了，冰柜也添置到了十台。如今冰柜不够用了，她就

干脆建起了冷库。胖姐与时俱进又很有商业头脑，她的直播带货吸粉不

少，高峰的时候，一次直播带货就可以销售三千余斤风干鱼。

2020 年 1 月 1 日，国家明令对长江和洞庭湖实施禁捕退

捕。六门闸的捕鱼人华丽转身，成了做鱼人，养鱼人。而君山

区则利用自身水资源十分丰富的优势，政府下大力改变水域

环境，推行健康养殖。通过禁止投肥投饵，对集中连片池塘进

行尾水治理，对工业排放水和生活污水实行处理，减少化肥农

药使用，推广生物肥等措施，确保了水产品绿色生态健康环

保，也为六门闸风干鱼制作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上等的原材料。

六门闸风干鱼不断做大做强，不但很好地解除了渔民禁捕退

捕的后顾之忧，增加了上岸渔民的经济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

活环境，同时，六门闸的风干鱼还极大地带动了下游产业的发展。

通过最近几年的努力，以鲜鱼为主的水产品年产量接近三万吨，水

产业强有力地支撑起了君山农业经济发展的半边天。

如今，钱粮湖六门闸风干鱼已经喜获国家地理商标认证，而家庭

作坊最终成不了大气候，为了解除发展瓶颈，原六门闸社区四十吨的

污水处理厂已经力不从心，现在正加紧建设一个日处理一百六十吨的

污水处理厂。政府的有序引导与优质服务，大大调动了会员的积极

性。2021年1月，钱粮湖六门闸风干鱼标准化生产基地，前期选址等

工作已经完成。预计建成之后的风干鱼生产基地可创年产值3亿元。

在六门闸生态渔村的洞庭湖大堤上，我欣喜地看到，所有门

店前都晾晒着大量的鱼虾，品种繁多，美不胜收。有挂着的，整

整齐齐；有用簸箕平放着的，看上去像银盘，似月亮，如诗如画。

夕阳西下，晚霞照在平静的洞庭湖上，湖面没有风，湖光就像没有

打磨的玉盘一样干净，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湖水映衬着，仿佛燃烧的

彩霞，分不清哪是水哪是天。晚霞把湖水划出了粼粼波光，如同天上

的仙女撒下一把把碎金……六门闸生态渔村的店主与员工们又开始

忙碌着将晾晒在晒场的鱼，小心地收起，然后包装待发。几百人忙碌

的场景十分壮观，他们的脸上写满惬意，他们的心中载着梦想。

当我们还在正月里陶醉，来

不及从浓浓的年味里回过神来，

朦胧的春色就急不可耐地撞开了

山野的门扉，把丝绸般的微风披在大

地身上，回望田野，种子发芽的声音，播

放着新生命诞生的欣喜。

正月里的春天，带着温暖的梦想，带着簇新的

情怀，带着嫩绿的清新，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如果你细细倾听，那无限温

柔里一定藏有幻想，有喜悦，有激情。

初春的雨最调皮，它淅淅沥沥地下着，带着一丝清冷，却又不舍得去冰冻生机盎然的大

地。彩色的伞花犹如春天的心结，一一绽开，逗引着樱花、桃花、梨花，攒劲开放。田野里，细

细的雨丝斜织着，树枝被毛毛雨浇醒了，结出了一个个滋润的苞朵，小草儿静静地斜靠在一

起，抱团露出了毛茸茸的脑袋。此时，你可以撑着伞行走在乡间的小径上，抑或是在小河边

迎风而立，沐浴在柔柔的雨雾中，想必心也会被这春色涂抹一番。站在石桥上远远看去，小

村在雨里静默着，青砖黑瓦的房子，在雨雾中渐渐迷蒙，透出祥和安静的气息。好一幅淡雅

的山水画，我在想，春天的脚步真轻，甚至都让人感觉不到。

春天，是绵绵细雨洗出来的。

一场春雨一场暖，就连阳光也都洗得净净的，一股脑地抖落在院子里，日子渐渐地亮

起来，长起来。这时，春风不再寒冷，它带着温情，母亲般慈爱地抚摸着你，带着几许关

爱。风中有青草的新鲜，有迎春花淡淡的香，还混着泥土的醇，让人陶醉，令人畅想。

人勤春早，正月里的春天阳光明媚，麦子开始变得黑油油的，油菜也开始从地里站

起身准备迎风撒播花香，农人们忙着为庄稼施肥，更有心急的老汉，早早地牵出牛，明亮

的犁铧掀开了封存一冬的土地。

原来春天是犁铧犁开的。

南迁的候鸟也重回到了枝头，燕子飞回到每家每户的檐下，它们成群结队地在空中

翻飞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田野里，各种小动物都醒了，伴着春天的旋律，唱着快乐的

小曲儿，欢快地低吟，奏响了春天的序曲。就这样，春天被清脆的鸟声唤醒了。

正月里的春天是孩子们放飞纸鸢的好时节，他们牵着春风，欢快地如小鸟儿一般，

跑啊、跳啊、追啊、乐啊！忘记了料峭的春寒，头上挂着细密的汗，泛着热气，一个个就像

刚从蒸笼里钻出来似的，包裹他们的是喜悦与畅快。

春天是孩子们欢快渲染出来的。

城里的工厂都开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场景。街上的门店都开业了，街道被

行人压得笔直，可以看见新春的红灯笼，可以看见从高高烟囱冒出的白烟，最显眼

的是一个挨一个的起重机，伸着长长的手臂，把春天的愿望举得高高，塔顶上的红

旗，染红了人们一年的渴望。

春天，是工人们用挖掘机挖出来的。

正月里的春天是曼妙的，是一场轻音乐，没有夏的火热，秋的残酷，冬的萧条，它有

着年轻人酣畅淋漓的热情与活力，有中年人的稳重和憨厚，有老年人的温婉和老成，明

媚着、鲜艳着、芬芳着。

我喜欢正月里的春天，它沾着喜气、沾着憧憬，让人舒心，让人奋进……

正月里的春天
◎雨 凡

过年的感受
◎赵 萍

不知是因为美国过年冷清，还是自己真的开始老去，过年的激动和兴奋越

来越少了，总感觉生命像一张张从手中撕去的日历，如落叶一样飘零在脚下。

我孤零零地坐在小公园的长椅上，想着过年的那些往事。唯有如此，才感觉遥

远的大洋彼岸的春节靠近着我，并成为我精神世界的一束明媚的阳光。小公

园的树木摇曳出浅浅新绿，一群北美红雀从树尖上掠过，冲上蓝天振翅飞翔，

一阵轻风吹过，我仿佛听到了花开的声音，暗香撩人又撩往事——

90年元旦前夕，在香港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邀请我去香港玩。那会儿香港还

没有回归中国，出国、去香港澳门还是件新鲜事，我好不容易才办好了港澳通行证。

第一次去香港，确实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尤其在尖沙

咀长廊观看维多利亚港湾夜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灯光辉映下，神奇的起伏浮在海面

上，犹如海市蜃楼、童话城堡，那种惊鸿一瞥，心灵的撞击震撼，简直让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每天妹妹、妹夫上班，我就在弥敦道来来回回，乐此不疲逛街，看不尽的珠光宝气与琳琅

满目，让我流连忘返，但我基本只看不买，囊中羞涩啊。在浅水湾游玩时，天上白云朵朵，银白

色沙滩上，平生第一次看到新婚夫妇在拍外景婚纱结婚照，书上、电影中的情景近在眼前，我从

左边跟着看到右边，那新娘美轮美奂，吸引我不忍离去。一晃，我竟然在香港住了40来天。回

来时，妹妹买了一大堆吃的穿的送给我，我就像一个暴发户，拎着大包小包欢天喜地赶回来。

当年从香港满载而归赶回家过年，记忆中那是一个撞了大运的欣喜年，吃的

零食，穿的过年的新衣全是香港货，儿子抱着一大铁皮盒嘉顿饼干不肯松手，后来

过年还一直提起是他记忆中最好吃的饼干。从香港回来后，我不停地告诉身边所

有人，妹妹吃的油、米是亮晶晶的，家家有电话、汽车，晚上汽车牌照会发光等等。

一切来得是如此突然，如此迅猛，从香港回来没过两年，我们也吃上了亮晶晶的油、

米，家家户户都安了电话。从上世纪到现在的网络时代，人们的生活随着科技的创新发

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丰衣足食，光鲜亮丽，日新月异。此刻再回眸过去单调乏味的

时光，禁不住万分感叹。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方便快捷的时代，七八十岁的老人

手机上网、玩微信和抖音不亦乐乎。绝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了汽车，出国、去港澳度假休闲

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过去仰慕的物质文化生活应有尽有，幸福指数飙升、爆棚。

生活没有万岁，但年年有春天、有春节的故事，而每一个春节故事片断都浓缩了那

个年代的历史背景。

近些年，来来往往美国多了，也在美国过了好几个春节。当国内亲友们忙

着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抢红包时，在美国包括儿子他们上班族正是工

作进行时。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上班，约个周末，三五好友，叫一些外卖，家

里再做几个特色菜，携家带口小聚，便是海外华人过年愉快的一天。

美国过年的气氛和中国相差得太远，“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海外华

人把中华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今年因疫情，小区春节没有华人聚会庆祝活动，但有的华人

家门口挂起了红灯笼，家门口贴了福字。在西雅图和硅谷，我们家分别有两大桌人团聚，西

雅图我有继母、妹妹和两个表妹，加之妹夫的亲戚围桌而坐一大家人，他们都聚在妹妹家吃

年夜饭。硅谷有我和弟弟、弟弟岳父母一大家聚在一起过年，去年在弟弟的岳父母家过，今

年在我家过。人团圆才有过年的感觉，如今美食不再是过年的诱惑，尤其在异国他乡，年味

自然较淡，只有团聚才成为过年的焦点，所有关于过年的热闹和欢乐都在亲人围绕之中产

生的。现在的年味，好像唯一保存的传统习惯就是吃年夜饭和拜年了。而拜年也让微信弄

得变了味道，我虽然不喜欢群发的拜年信息，但我也用过此招拜年。其实我还是喜欢点名

道姓真感情的祝福，肯定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不喜欢刷屏的那些花花绿绿。

随着越来越多父母来到在美国工作子女的身边，一些留学生、华裔在美国都习惯在

《春晚》中过年，没看《春晚》，过年就不像过年。美国华人一般也会把这个习俗带到当地。

今年因疫情取消了一切春节文娱活动，往年一般会选一个春节前后周末，由华人友协和

中国学生会联合主办一台本地春晚，男女老少欢聚一堂热闹过大年。节目内容大多是央

视春晚的浓缩版，包括歌曲、舞蹈、武术、相声、小品，其中也穿插着抽奖。

因为疫情关在家里快一年了，感觉被抑郁的情绪追着跑，我幸亏有网络，有写

作陪伴。随着2020年12月疫苗的登场，按照美国目前的疫苗接种速度，到2021年

圣诞节将可以实现群体免疫。我大概排在4月份打。有朋友告诉我，打完这一针

之后，他压在心头的一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他可以开心过年了……

回忆跟着春风不急不忙散步，总有一些东西沉积下来，镶嵌在记忆深处。在不

知不觉中，我已经在回味中学到了、感悟了许多，一个时代送走了另一个时代，有回

忆才有对比，才会带着感激之情生活。

祖母给的寒假
◎王 晓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漫长的寒假里，过年、压岁钱、小猪佩奇、漫画算得上热点。我总觉得，我

的儿时虽然比不上如今的孩子们丰衣足食，但那时的生活却也有让我很多难忘之处，比如寒假。

于我，关于寒假的美好记忆，都是祖母给的。放寒假后，陪伴我们小孩子的，主要是祖

母。祖母一辈子未下过田，但家里的活，旁人也插不了手，她整天围着锅台转，围着洗衣盆转，

围着我们转。一日三餐，烧煮浆洗，照顾孙辈，就是她的主要职责。

童年的寒假特别温馨。我们四个差不多大的孩子，整天像一群饿坏的小猪，围着祖母

要吃要喝。吃饱喝足就闹啊疯啊，当时五十几岁的祖母感觉还很年轻，她微胖，一年四季

穿着深色的衣服，头上经常包着一条毛巾。祖母不但管我们的吃喝，有点闲暇还陪我们

玩，陪我们踢毽子、跳房子、砸铜板……乡下孩子玩的招数，好像祖母都会。

祖母会给我们找乐，在贫瘠的乡村，在没有图书、没有电视的寒假，给我们许多金子般的记忆。

寒假寒假，顾名思义，天气是寒冷的，家里冷，外面更冷。取暖靠衣裳、靠运动，我们穿着

厚厚的棉袄棉裤，还是冷得缩成一团，更不想动。祖母有办法，门前小河的冰有锅巴厚了，祖

母洗菜时，顺便敲上锅盖大一块带回家，我们就可以玩敲锣卖糖的游戏了。

我们挪着胖胖的身子，先合力把冰块敲碎。再去找芦苇秆，取中间无结的空管，一人一根。每

人领一块小点的冰，对着冰块一个点用力吹，热气在冰面融成一个窝，既而成洞，可以用毛线将冰

块穿起来提着了。再捣根屋檐下的冰锥，冰块是锣，凌锥是槌，当当敲着，我们就是走街串户的货

郎呢，在敲锣卖糖。玩的吸引力战胜了寒冷，寒冷挡不住我们了，我们奔出家门，在村巷里跑着，引

得别人家的孩子在屁股后面撵，想玩，得跟我们说好话。兄弟姐妹，邻居伙伴，三五成群，竞相吆

喝。走两圈，磕下一小块冰扔进嘴里，牙齿震得嘎吱嘎吱响，兴奋激扬在脸上。

小时候的寒假多冷啊，冰封河面的日子，也是造就英雄的良时。记得年根里最冷，门前那

条河基本封住了，我们有祖母看护着，可以去河面溜冰。大哥胆大，常从洗菜码头敲下一块

冰，垫在鞋底下，哧溜一声，就从河这边滑到河那边。胆小的我，要和他们一起去对岸小菜场

买豆腐，只好绕远路从桥上过。儿时的记忆里，英雄与侠胆柔肠、刀光剑影无关，能在冰上翩

翩起舞的人，在我心中就了不得，比如我大哥，我非常崇拜他，对他言听计从。

也有围炉取暖的时候。阳光从大门口斜斜地照进来，我们正好坐在光束里，四个孩子围着一只铜

炉，八只脚脚尖靠着炉壁取暖。其实心思不在暖，而是埋在炉灰里的蚕豆和土豆、红薯。一会工夫，就掀

开铜炉盖子，用木棍做的筷子在里面搂搂，给它们翻身，搂着搂着，就有香味飘逸了。当豆子彻底熟了，

会啪嗒开炸，有些调皮地像子弹一样射出去，惹得我们四个追成一堆。而土豆和红薯，是山区常见的东

西，用它们代替大米填肚子时，我们并不待见，但放在炉子里烤熟的，别有一种香味。

时光缓缓地流着，在祖母的照应下，我们一天天长大。在父母为生活奔波、无暇顾及我们这些泥猴子

的日子里，是祖母的爱抚慰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留恋童年，留恋小村，就是留恋祖母羽翼下的温暖。

长寿街人年三十和正月的餐桌上少不了两样东西：年糕和油豆腐。它

们虽然算不上绝对主角，但也是重要角色——

冬阳总能将马蹄凌暖化，天上那泛滥的瓦蓝抹去了农家人满脸皱纹中塞满的愁

苦，拭去了他们浑身的疲惫，他们要轻松随俗准备过年了。农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

也是灶神爷将每家的人吃了好多斗粮，食了好多勺油，汇总报给掌握人间命脉的玉皇

大帝的日子。老一辈的人说，一个人若是收满了吃的东西，就该从凡间滚蛋。聪明的

红尘人，千方百计想使自己和家人多活一些岁月，勤劳的妇女在打扬尘的过程中，有

意无意中将灶神爷记载在灶台上的统计数字抹去了。灶神爷的头都要炸了，怎么才

能交得这个差脱，他脑袋瓜子一拍，只好如现代的马大哈，将凡间人过年时，吃鱼吃肉

的喜气洋洋的场面，汇报给天庭里的官员，这样皆大欢喜。

小年过后，家家户户亮亮堂堂，纤尘不染。农家就要备料蒸年糕打豆

腐了。越是缺吃少穿的年代，越把吃当成一回事。

蒸年糕，先是将四六比例搭配的糯米和粳米在清水中淘净杂质，过滤后放

在木桶里盛井水浸泡一两天，再在石磨中兑水磨成浆，这个过程中，水要放得

适中，少了水，磨盘转不动，有时，磨块被推磨的人揭动得从磨架上掀翻下来，

将磨架捣碎，这就意味着来年的不吉利，所以推磨的人生怕有闪失。若是水拌

米，水过多，磨浆就太稀了，年糕不成型，蒸煮太久还会把锅烧炸。

米浆备好后，就是蒸年糕：将年糕筛子放上生布，将米浆舀入热气腾腾的筛中，米浆中拌上

黑芝麻和黄栀子浸泡的汁水，干柴烈火两刻钟后，灶房里便会弥漫着一种浓浓的甜香味。再温

火蒸一刻钟，就可以出锅了。闻着的人都想进来尝半砣。刚出锅的年糕，拌上农家人自己熬煎

的琥珀色浓稠香甜的红薯糖，格外好吃。这些年糕都是准备正月间村民来往拜年食用的，乡里

喊办“年糕酒”。在热闹的正月间，农家人暗暗攒劲，比谁家的年糕酒办得更好。

年糕起锅，划分成方方正正一块，冷却一两天后，就要保鲜。将稻草烧成灰烬，用沸水冲泡稻草灰，过

滤后，那泛着淡淡黄色的水，用木桶盛着，将年糕浸泡在稻草灰水中，可以保鲜到来年古历二月间。

蒸了年糕后就是打豆腐，豆腐打得多或少，意味着家的殷实与否。年糕家家户户都可以自己蒸，但

打豆腐是要请师傅的。打豆腐最重要的环节扒浆非常需要技术，打豆腐重要诀窍就在扒浆过程中，也就

是看石膏是否烧到了火候，配备的比例是否恰当，是否研得细，如果有颗粒状，掺入在豆浆中，凝固成豆

腐脑中还未融化的，在泡豆腐的过程中，就会炸油，还影响到豆腐的成色，还有就是口感。

打豆腐的师傅，这会儿最吃香。他们被从这家请到那家去扒浆，但这是一种义务工，都是不要报酬的，

最多喝碗把豆腐脑，或者是吃餐便饭，菜当然少不了煎白豆腐，白豆腐煎得黄灿灿好大一块的，还有是佐以

老姜大蒜辣椒酱等配料的暴火炆的豆腐渣。扒浆过程中，师傅吩咐主家将烧开的豆浆过滤后，待稍微冷却

一点，便将搅化开来的石膏水，一碗倾倒到冷热渗透的浆水里，一手持勺慢慢将琼浆玉液状的浆水扒开，一

手持盛满大半碗的石膏水如瀑布般倾泻下来，乳汁般的浆水向两边泼开，发出“卜、卜”的响声，慢慢地，见那

豆浆水有了微微的颗粒状，师傅嘴里不由自主地喊道：“来了！”扒浆师傅如释重负。

接着是舀豆腐脑上箱、下箱，这些都不是技术活，一般人都可以做。过年度岁是不吃白豆

腐的，一般都是泡豆腐（油豆腐）用得多。炸油豆腐时，先前几分钟要火猛，油锅里啪哩啪啦响

着，主人家的脸上漾着幸福满足的笑容，预示着来年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豆腐泡出来后，可以沾盐水吃，也可以捞起来，待冷却一下就吃。孩子们就是喜欢从捞子里抓几块，迫不及

待塞进嘴里，烫得舌尖和口腔难受还嘿嘿地笑着。因为那香味确实诱人，但家里人总是嚷着，冷一下吃，冷一下吃

……孩子们却早已将香喷喷、生脆脆的滚烫黄金色的小灯笼似的泡豆腐，塞在嘴里了，烫也不怕。

豆腐泡出来后就是盛在筛箩里。为防老鼠，就挂在挂钩上，一天后做储藏处理：留下三分之一过

年吃，其他的就用稻草秆串起来，一串串，如巨大的金黄色的佛珠，穿插在竹篙上，在有冬阳的白天里，

天天搬出来晒。没有太阳的日子，就放在通风处晾干。晒干后，在炖腊肉的锅里炆，格外香。

如今，大多数长寿街人要年糕、油豆腐吃，都到作坊里买些机器做的回来。那份忙碌被悠

闲替代了，我却忘不了过去家家户户蒸年糕、打豆腐的情景。

做
年
糕

打
豆
腐

◎方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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